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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皮 樵 夫
第一章 流浪者伍特

在奥茨国温基邦那座金碧辉煌的铁皮城堡内，城堡的主人铁皮樵夫，此时正坐在

漂亮的铁皮大厅内那个闪闪发亮的铁皮宝座上。他的身边，一张草编的椅子里，坐着

他最要好的朋友———奥茨国的稻草人。他们不时互相谈论着自他们初次见面成为朋

友以来所见过的种种怪事和经历过的种种奇遇。可是，他们也有时沉默不语，这些事

他俩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他们发现，他们只是满足于能够时时待在一起，有一搭没一

搭地说上一些简单的话表明他们自己还完全清醒，并且也在很注意地倾听对方的谈

话。这两个奇怪而又有趣的人是从来也不睡觉的。既然他们从不觉得疲劳，干吗要去

睡觉呢？

金光灿灿的太阳这时正低悬在奥茨国温基邦的上空，给一座座亮闪闪的铁皮塔楼

和铁皮城堡内的铁皮尖塔抹上一片辉煌的夕阳。就在这时，从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



走来了一位名叫伍特的流浪者，他在城堡的门口见到一个守门人。

铁皮樵夫的部下个个都头戴着铁皮头盔、佩挂铁皮胸甲、身穿密密麻麻缀满小圆

铁片的银色布制服，因此，他们的身体如同铁皮城堡那样闪烁着美丽夺目的光芒，也几

乎和他们的主人铁皮樵夫本人一样。

流浪者伍特瞅了瞅看门人———他是如此地明亮、闪烁，又瞅了瞅宏伟的城堡———

也是如此地明亮、闪烁。瞅着瞅着，他的眼睛越睁越大，简直惊呆了。伍特虽然是个到

处闯荡的流浪者，可是他年纪毕竟还小，阅历也不多，他那充满孩子气的目 !"# 光还是
第一次看到如此壮丽的景象。

“请问，是谁住这儿呀？”他问。

“是温基邦的统治者，奥茨国里赫赫有名的铁皮樵夫。”看门人回答道。显然，他

训练有素，可以有礼貌地接待从各地来的各种各样的陌生人。

“铁皮樵夫？这多么古怪呀！”小个子流浪者叫道。

“哦，可能我们的统治者是有点古怪 ，”看门人坦率地承认说 ，“但他却是个仁慈

的君主，就像上等的铁皮那样，使他显出真诚、实在。所以，我们大家都愿意伺候他，而

且，常常忘记了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我可以亲眼看看他吗？”流浪者伍特想了一会

儿后问。

“假如你愿意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可以进去问问他是否愿意见你 。”看门人说完，

便走进了铁皮樵夫和他的朋友稻草人所坐的那个大厅。听说有个陌生人此时在城堡

门口，他俩都十分高兴。也许这位陌生人可以告诉他们一些供他们品头论足的新鲜事

呢，于是，他们让看门人赶紧请那个男孩进来。

伍特穿过宽敞的走廊———全都镶嵌着装饰铁皮———来到了宏伟的铁皮拱道下，然

后走过许多摆设着漂亮的铁皮家具的铁皮房间。这时，他的眼睛睁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大了，瘦削的身子因为惊讶而微微发抖。不过，虽然他感到非常吃惊，但站在宝座

前的时候仍是那么彬彬有礼地鞠躬，并用尊敬的口气说道：“向著名的陛下致敬，在下

乐意为您效劳。”“太好了！”铁皮樵夫用惯常的快活口吻说 。“告诉我，你是谁？为什

么到这儿来？”“大家都叫我流浪者伍特 。”男孩回答 ，“以前，我住在奥茨国基利金邦

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已经游历了许多地方，绕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儿。”!"$“一个人
离家漫游 ，”稻草人说 ，“这意味着要面临许多危险和艰难。假如这个人是一个血肉

之躯的话，那更是困难重重。难道你在基利金邦那儿没有朋友吗？在那儿生活没有觉

得舒适和愉快吗？”听到这样一个全身塞满稻草的人说话，并且说得又是那么好，伍特

着实吃了一惊。他可能有些不礼貌地盯着稻草人看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不，我

有自己的家，也有很多朋友，稻草人朋友。但是他们的生活实在是过于平静、幸福、舒

适，因此让我感到烦闷、乏味。在奥茨国的那个角落里，简直没有什么令我感兴趣的东

西。可我相信，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我会遇到许多异乡人，见到一些新的景象。因

此，我就走出了家门，四处流浪。我已流浪了将近整整一年了，现在总算来到了你们这

座辉煌的城堡。”“我想 ，”铁皮樵夫说 ，“你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肯定见到了许多新奇的



东西，你也一定变得十分博学了吧。”“不 ！”伍特沉思地回答 ，“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博

学，这点请陛下相信。我越是在外面流浪，就越是觉得自己懂得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因为在奥茨国里，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学习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难道你

从来就不喜欢提问吗？”稻草人问。

“喜欢。我想问什么就去问什么。可也有的人拒绝回答我的问题。”“那他们可太

不友好了 。”铁皮樵夫说道 。“一个人假如不善于提问题，那他很少能获得更多的知

识。因此，我呢，就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对于任何问我的世俗问题，我都必须

作答。”!"#“我也是这样。”稻草人也说了一句，点点头。
“我很高兴听到你们这么说 。”流浪者说 ，“现在，请让我斗胆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请你们给我一些吃的。”“哦，我的上帝 ！”温基邦的统治者叫道 ，“我实在太粗心了，竟

把流浪者通常是肚子饿的这一点给忘了。我马上叫人去给你拿吃的东西来。”说完，他

吹了一下挂在铁皮脖子上的铁皮口哨。听到哨声的召唤，马上进来了一个仆人，他低

低地鞠躬行礼。铁皮樵夫吩咐，马上给客人端来食物。几分钟后，仆人端来了一个铁

皮做的盘子，盘子里整齐地摆着各式铁皮小碟，小碟擦得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里面摆

满了各种精致的美味佳肴。盘子搁在移到宝座前的一张铁皮桌上，仆人在桌前放了一

把铁皮椅子，请男孩坐下吃。

“吃吧，我的流浪者朋友 ！”这位君主真诚地说 ，“对这些饭菜相信你会喜欢的。

我本人从不吃任何东西，因为我是铁皮做的，不需要靠食物来维持生命。我的朋友稻

草人也不吃饭。

可是，我这儿所有的温基人都能吃饭，他们也像你一样是有血有肉的，因此，在我

的铁皮食橱里总是放满了食物，欢迎来访的客人随便享用。”男孩确实是饿坏了，他一

言不发吃了一会儿。等到肚子里多少进了一些食物后，他才开口说话：“陛下，您怎么

会是用铁皮做的，而且还是可以活动的呢？”“这个嘛，”铁皮樵夫回答说，“说来可就话

长了。”“希望它越长越好 。”男孩说 。“您愿意为我讲讲这个故事吗？”“如果你想听

的话，我就讲 。”铁皮樵夫答应说，身子向后靠在宝座里，跷起了铁皮腿 。“我已经有

很久没有说过我的 !"! 故事了，因为这儿的每一个人对我的这段经历都非常熟悉，他
们知道得几乎和我一样清楚。可你是一个外来人，肯定非常想知道我是怎么变得这么

漂亮、这么生气勃勃的，所以，我倒是很愿意为你再叙述一遍我的奇遇。”“非常感谢。”

流浪者伍特说，一面继续吃着。

“我并非生来就是用铁皮做的 。”国王开始说了 ，“本来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

骨头的人，就住在奥茨国里的孟奇金邦。我在那里的职业是樵夫，将森林里的树木砍

下来劈成可以用来生火的劈柴，妇女们用它烧菜做饭，孩子们用它烧火取暖。就这样，

我为奥茨人民舒适的生活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在森林边上，我曾经有过一间小屋子，那就是我的家。我的日子一度过得非常舒

心。后来，我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孟奇金姑娘，她就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这个孟奇

金姑娘叫什么名字？”伍特问。



“她的名字叫妮米·艾米。这位姑娘是如此的美丽，连落日的余辉照在她身上的

时候都觉得羞愧难当。她和一个穿银鞋的十分严厉的女巫住在一起，女巫将这个可怜

的女孩变成了她的奴隶。这个东方老女巫强迫妮米·艾米替她洗刷、清扫屋子，替她

做饭、洗碗碟 ，从早一直干到晚，也不让她歇息。此外，她还得砍柴，直到有一天我在

森林里看见了她，并且爱上了她。

此后，我总是给妮米·艾米带去大量的柴火，我们之间成了十分亲密的朋友 。最

后，我终于向她求婚，她也同意了。不料，我们之间的谈话恰好被女巫听到了。她非常

恼火，因为她不想让她的奴隶离开她的身边。女巫不许我再接近妮米·艾米，但我却

对她说，我是自己的主人，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丝毫也没有考虑到我这样对女巫说话

是有失分寸的，也没有考虑后果。

“第二天，当我在树林里砍柴的时候，残忍的女巫在我的 !"# 斧子上施了魔法。结
果，斧子滑落下来，砍掉了我的右腿。”“这真是太可怕了！”流浪者伍特叫了起来。

“是啊，看来是很不幸的 。”铁皮人赞同地说 ，“一个当樵夫的人，假如只有一条腿

的话，那他也就无法再干这一行了。

可我不愿让女巫这么轻易地就征服了我。我认识一个手艺高超的白铁工，他就住

在森林的那一边。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只腿跳到他那儿，请求他给予帮助 。他立即为

我做了一条铁皮腿，并巧妙地将它连接在我的肉体上。铁皮腿的膝盖和脚踝处都有连

接部位，走起来几乎和我失去的那条腿一样方便。”“你的朋友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工

匠！”伍特叫道。

“是的 。”国王承认说 ，“他的职业就是白铁工，他能用铁皮做任何东西。当我重

新回到妮米·艾米身边时，她特别高兴，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不断地亲吻我，说她为

我感到骄傲。

女巫看到她在吻我时，比以前更为恼火了。第二天，当我又去森林里干活时，她又

在我的斧子上施了魔法。结果，斧子又一次失手，砍掉了我的另一条腿。我用一条铁

皮腿跳到白铁工朋友那儿，他又好心地为我做了另一条铁皮腿，并将它连接到我身上。

于是，我又开心地回到了妮米·艾米身边。她看到我亮闪闪的双腿 ，觉得十分的高

兴，她还答应等到我们结婚以后，她要经常给它们上油，将它们擦得锃亮的。可是，女

巫比以往任何时候的火气都要大。等我再一次举起斧子砍树时，斧子转过来又砍掉了

我的一条手臂。白铁工只好又给我做了一条铁皮手臂，但我并不怎么的担忧，因为妮

米·艾米说，她仍然始终如一地爱着我。”!"$ 第二章 铁皮樵夫的心温基王说到这
儿停住了。他的声音已经变得有点儿吱吱轧轧的，于是，他伸手拿过油桶，仔细地给喉

咙的连接部位上了一点油。流浪者伍特也已经心满意足地吃饱了，他好奇地看着整个

上油的全过程，他请求铁皮人继续讲下去。

“穿银鞋的女巫由于我藐视了她，所以 ，她恨死了我。”温基王继续说，这时他的声

音听起来又如钟声那么清脆了。“她发誓永远不让妮米·艾米嫁给我。于是，她又在

我的斧头上施了魔法，砍去了我的另一条手臂。白铁工又为我换上了铁皮手臂。你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看，包括这些连接得很巧妙的双手，我运用起来十分自如。可是，上帝！凶恶的女巫仍

不肯罢休，她继续在我的斧子上施魔法，让斧子将我的身子劈成了两半，我就这样倒在

了地上。在附近树丛里偷偷盯着我的女巫冲了过来，抓起斧子将我的身子砍成几小

块。她以为这下终于消灭了我，接着得意地一路狂笑着跑了。

“可妮米·艾米找到了我。她捡起我的手臂、腿和头，将它们扎成一个包裹 ，带到

了白铁工那儿。白铁工立即干开了，他给我做了一个刮刮叫的纯铁皮的身体。等他将

手臂和腿连接到我的身上、把头放进铁皮颈圈里时，我就成了一个比以前的我更为强

壮的人了。我的身体再也不会觉得疼痛，再也不会给我带来痛苦，而且，我又是如此地

好看、闪亮，再也不需要穿什么衣服了 。穿衣服总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而且衣服弄

脏、撕破以后，又得更换新的，而我的铁皮身体只需要上油和擦亮 !"# 就行了。
“妮米·艾米仍然向我表示，她愿意嫁给我。也就是说，无论女巫如何施展这些恶

毒的报复，她一如既往地爱着我。姑娘说，我将成为世界上最亮闪的丈夫，这倒完全是

实话。然而，罪恶的女巫仍不愿善罢甘休。当我回去重新干活的时候，我的斧子又一

次失手了，这下它砍下了我的脑袋，这可是我惟一剩下的肉体部分。这个罪恶的女人

还抓起我被砍下来的脑袋，将它拿走了 ，还把它藏了起来。在妮米·艾米走进树林的

时候，她发现我在那里漫无目的地瞎走着，因为我已经看不见方向了。

于是，她把我又领到白铁工朋友那里去。这位忠实的朋友立即动手给我做了一颗

铁皮脑袋。等他完工的时候，妮米·艾米刚好从女巫那儿把我原来的脑袋偷来了。可

考虑再三 ，我认为，铁皮脑袋比血肉脑袋要优越得多 。现在我用的就是铁皮脑袋，你

可以看到，它的外形有那么地美丽、高雅———姑娘也同意我的看法：一个全部用铁皮做

成的人比一个由血肉做成的人要完美得多。白铁工跟我一样对他的手艺感到自豪，接

下来的整整三天，他一直都在羡慕我，赞美我的漂亮。

“这下我可完全是一个铁皮人了。我再也不担心那个罪恶的女巫了，她也无法再

来伤害我。妮米·艾米说，我们得立即结婚，这样，她就能住到我的小屋来，和我生活

在一起，让我始终保持明亮、闪烁。

“‘ 亲爱的尼克 ，’这位勇敢而美丽的姑娘说 。“告诉你吧，当时我的名字叫做尼

克·乔珀 。‘我敢肯定，你将成为一个姑娘所可能拥有的最好的丈夫。我无须为你做

饭，因为你现在什么东西也不吃；无须为你铺床叠被，因为铁皮人从来也不会觉得疲

劳，不需要睡觉；我们去参加舞会的时候，如果音乐不停，你永远也不会觉得疲倦、说想

要回家的。白天你在森林 !"$ 里砍树，我能按自己的方式自得其乐。所以，我想，在这
个世界上，没有几个做妻子的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待遇。而且，在你的新脑袋里也没有

脾气，因此，你永远也不会跟我生气。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做一个活生生的铁

皮樵夫的妻子，我将感到无比的骄傲 ！’从这些话里可以听出，妮米·艾米不仅非常勇

敢、漂亮，而且非常聪明。”“我也认为她是一个好姑娘。”流浪者伍特说 。“不过，请你

告诉我，你在砍成一块块的时候怎么没有死去呢？”“在奥茨的国土上 ，”温基王回答说

，“任何人都不会被杀死的。一个有一条木腿或铁皮腿的人和原来的自我简直就没有



什么区别。我是逐步失去各部分的肉体的，所以，我始终和开始时候的我一样，即便到

了最后，我已经没有血肉、完全成了铁皮人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明白了 。”男孩若有

所思地说 。“你和妮米·艾米最终结婚了吗？”“没有 ，”铁皮樵夫回答说 ，“没有结

婚。虽然她一再表白她仍然爱我，可我发现，我已经不再爱她了。这是因为，我的铁皮

身体里已经没有心了。而没有心，一个人也就无法去爱。

所以说，罪恶的女巫最后还是把我打败。就这样，我离开了奥茨国的孟奇金邦，而

那个可怜的姑娘仍然是女巫的奴隶，必须遵照女巫的命令，日日夜夜地做个不停。”

“后来你上哪儿去了呢？”伍特问。

“哦，我先得出去找一颗心回来，这样的话，我才可以再去爱妮米·艾米。可是，心

却比你想象的要难找得多。有一天，在一座陌生的大森林里，我忘了给连接部位上油，

它们忽然锈住了 。我站在那儿，手脚根本无法动弹。我就那么一直站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多萝茜和稻草人路过，才将我 !"" 给救了。从此
以后，我特别小心，再也不让连接部位锈住了。”“你刚才说的那位多萝茜到底是谁

呢？”流浪者问。

“是一个小姑娘。龙卷风把一间房子从堪萨斯州一直刮到了奥茨国，她碰巧就在

这间房子里面。房子在孟奇金邦落下的时候，正好压在那个最恶毒的女巫身上，将她

给砸扁了。那是一间很大的房子，我想，女巫至今还压在它的下面呢。”“不 。”稻草人

赶紧纠正了他的话 ，“多萝茜说，女巫早已变成了尘土，被风吹散了。”“喔！”铁皮樵夫

继续说 ，“遇到多萝茜和稻草人以后，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翡翠城。在那儿，奥茨术士

给了我一颗心。

可是，术士仓库里的心存货实在是太少了，他给我的是一颗仁慈的心，而不是爱

心。因此，我仍然像没有心的时候一样，无法去爱妮米·艾米了。”“难道奥茨术士不

能给你一颗既仁慈又充满着爱的心吗？”男孩问。

“不能 。我当时正是请求他给我一颗这样的心，可他说，他的心这时刚好缺货 ，

仓库里就剩下一颗心了。因此，当时，我要么接受这颗心，要么就永远没有心。所以，

我就要了那颗心。现在我还得说，作为一颗仁慈的心，它确实是一颗顶呱呱的好心。”

“但我好像觉得 ，”伍特沉思地说，“那位术士愚弄了你。

你知道，那不可能是一颗很善良的心。”“为什么？”温基王说。

“因为你抛弃了那位爱着你的姑娘 ，这表明你并不善良。

当你遭到不幸的时候，她始终对你真诚相待、忠贞不渝。如果奥茨术士给你的真

是一颗仁慈的心的话，那么，你早就应该回到你的家乡，娶那个漂亮的孟奇金姑娘为妻

了。然后，你再将 !"# 她带到这儿，让她做这儿的王后，和你一起住在这个金碧辉煌的
铁皮城堡里。”听到这番坦率的话语，铁皮樵夫感到十分的吃惊。有好一阵儿，他一言

不发，只是使劲地盯着流浪者伍特看。可是，稻草人却摇晃着塞得满满的脑袋，语气肯

定地说：“这个男孩说得一点也不错。我也经常觉得纳闷，为什么你不回去找那位可怜

的孟奇金姑娘呢？”于是，铁皮樵夫又使劲盯住他的朋友稻草人看。最后，他严肃地说



道：“说实话，在这以前我可从来也没有想到去找妮米·艾米，让她成为温基邦的王后。

可是，能够肯定的是，现在去做这件事仍然不算太迟，因为那位可爱的姑娘一定还住在

孟奇金邦里。

这位异乡流浪者的提醒，让我又一次想起了妮米·艾米。现在，我想，我有责任立

即动身去找她。我不再爱她了，这当然不是姑娘的过错。因此，如果我真想让她生活

幸福的话，我就应该这样做，应该用这种方式来报答她对我忠贞不渝的爱。”“你说得

很对，我的朋友！”稻草人立即表示赞成。

“你和我一起去吗？”铁皮国王问。

“那还用说！”稻草人说。

“你们可以带上我一起去吗？”流浪者急切地恳求道。

“没问题 ，”铁皮樵夫说，“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

而且是你第一个告诉我，找到妮米·艾米并和她结婚是我的责任，我想让你明白，

一旦有人向他指出他的责任，尼克·乔珀———温基的铁皮国王，是从来也不会逃避

的。”“假如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那么，这既是一种责任，也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愉

快的事 。”伍特说，想到自己将要进行的历险他感到很高兴。

!"#“美丽、漂亮的东西即使不被人们爱上，也应该受到人们的敬慕 。”铁皮人说 。
“比如说，花是美丽的，但我们并不打算和它们结婚。可是，责任可就不同了，责任往往

是行动的号令，无论你想不想去做。既然如此，我只好听从责任的号令。”“我们准备

什么时候动身？”稻草人问，每开始一次新的历险前，他总是显得特别高兴。“我可没

听见什么号令，但是，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动身呢？”“准备好了就出发 。”温基国王说 。

“我要马上把我的侍从叫来，命令他们，赶快为我们的旅程作好准备。”第三章 绕远

路那个夜晚，流浪者伍特睡在温基王的铁皮城堡里，他感到，睡在铁皮床上自己感到

十分舒适。第二天一早，他起床后到花园里去散步 。花园里有铁皮做的喷泉和长着

铁皮的奇花异草，铁皮小鸟在树枝上栖息，啭鸣歌唱，听起来就如同铁皮口哨吹出的声

音。所有这些奇景，全都出自聪明的温基白铁工们之手。

每天清晨，他们都为小鸟们上足发条，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四处飞翔、婉啭啁鸣。

早餐后男孩走进了觐见室，一个侍从正在细心地为温基王的铁皮连接部位上油，

而其他侍从则在往稻草人的身体里填塞清香、新鲜的稻草。

伍特饶有兴致地看着侍从们做着这一切。原来，稻草人的身体只是一件全身塞满

稻草的衣服。只见上衣的钮扣扣得紧紧 !"$ 的，以免稻草从衣里掉出来；腰间系着根
绳子，以便让他的身体保持应有的形状，让里面的稻草不会弯倒。而他的脑袋则是一

个塞满麸皮的黄麻袋，上面的眼睛、鼻子和嘴都是画出来的。

他的手是一只白纱手套，里面塞满了细软的稻草。伍特还发现，稻草人即使在仔

细地被塞上稻草、整好形体之后，他的动作依然是笨拙的，两只脚明显地摇晃不稳。因

此，男孩拿不准，这位稻草人能否和他们一起走进奥茨国孟奇金邦的森林。

为了这次重要的旅程所做的准备工作非常简单。一只装满食物的背包由流浪者



伍特背着，因为这些食物只有他一个人吃。

铁皮樵夫则肩扛一把锋利雪亮的斧子，稻草人把温基王的油桶放进了口袋，以便

在需要的时候为他朋友的连接部位上油。

“你不在这儿的时候，谁来统治温基邦呢？”男孩问。

“哦，温基邦的人自己会管理好自己的。”温基王回答说，“实际上，我的人民压根

就不需要什么国王，因为奥茨国的奥茨玛随时随地、密切关注着她的所有臣民———包

括温基邦的人民，他们全都十分地安宁和幸福。和许多国王和君主一样，虽然我的头

衔看起来很伟大，可实际上，我要处理的事情却非常少，这也就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

随心所欲地自找乐趣。奥茨国人民只遵守一条法律：这就是安分守己 。要遵守这条

法律，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行为举止十分本分。好了，我们该

出发了吧。我想，那个可怜的孟奇金姑娘正在焦急地等着我去呢，所以，我急于立刻动

身。”“我看，她反正已经等了那么久了，早一点晚一点都无所谓了 。”他们离开城堡、踏

上一条西去的道路时，稻草人说。

“你说的很对 。”铁皮樵夫说 ，“可我知道，无论前面已经等待了多久的时间 ，在

等待的最后阶段，往往是最难熬的。

因此，我得努力，尽快地让妮米·艾米获得幸福。”!"#“啊哈，这表明你真的有一
颗仁慈的心 。”稻草人赞许地说。

“但他没有一颗爱心，这实在太糟糕了 ！”伍特说 ，“这位铁皮人只是出于仁慈而

并非出于爱情才打算娶这样一位好姑娘的。反正，我总认为这样做不怎么对头。”“即

便如此，我敢肯定，这样做对那位姑娘来说未必就不好 。”稻草人说。作为一个稻草

人，他似乎显得特别的聪明。

“一个有爱情的丈夫未必就是仁慈的，而一个仁慈的丈夫一定能令任何一位姑娘

觉得满意。”“妮米·艾米肯定将成为一个王后 ！”铁皮樵夫骄傲地宣布 。“我要为她

做一件饰有铁皮褶边和横裥的铁皮礼服，她也将会得到铁皮拖鞋、铁皮耳环和手镯，头

上戴着铁皮王冠。我想，妮米·艾米一定会高兴极了，因为所有的姑娘都喜爱华丽的

服饰。”“我们是从翡翠城那条路去孟奇金邦吗？”稻草人问，他将铁皮樵夫已经看成了

他们这次行动的头。

“我想不 。”铁皮樵夫回答说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次需要慎重对待的历险。

因为我们是在寻找一个姑娘，可她却在担心，自己以前的恋人是否已经忘记她了。你

得承认，虽然向妮米·艾米坦白地说我是去和她结婚的———这是我的责任，可是，这对

我来说，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目睹我和她会面的人要越少越好。等我找到

妮米·艾米，而她也没法控制住了因和我重逢所带来的喜悦心情之后，我会带她去翡

翠城的，并把她介绍给奥茨玛和多萝茜，还有贝特西·鲍宾、小狗托托和所有其他的朋

友。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可怜的妮米·艾米生气时说话尖刻，我隔了这么久的

时间才去找她，她开始的时候也许会生我的气。”!"!“这我可以理解 。”伍特一本正经
地说 ，“可是，如果不从翡翠城经过的话，我们如何才能到达你从前住的孟奇金邦的那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地方呢？”“哦，这很容易。”铁皮人竭力使他放心。

“在我口袋里面，有一张奥茨国的地图。”男孩固执地说，“从地图上看，我们现在

正位于温基邦，也就是奥茨国的西面，而孟奇金则在东面。在这两地的中间，恰好就是

翡翠城。”“你说的不错。但我们可以先往北走，进入基利金邦。这样一来，我们就绕

过了翡翠城。”铁皮樵夫解释说。

“可是，这段路也许是很危险的 。”男孩说 。“我以前曾住在基利金邦最北面一个

偏僻的地方，正好靠近乌加布。我听说，在这个北方地区住着许多人，碰到他们可不是

件很愉快的事。所以，我往南边来的时候，一路上尽量小心地避开他们。”“流浪者应

该是无所畏惧的 。”稻草人议论说。此时，他正摇摇摆摆地走着，样子十分滑稽而且非

常随便，不过始终与朋友们保持平行地走着。

“畏惧并不会让人变成胆小鬼 。”伍特回答说，脸上微微一红 ，“我觉得，避开危险

比战胜危险要容易得多。最安全的方法往往就是最好的方法，即使对一个勇敢而果断

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别害怕，我们不会往北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温基王说，“我的想

法是，我们只需绕过一些必要的路、避开翡翠城就可以了。一旦绕过了翡翠城，我们马

上又转向南，进入孟奇金邦。

我和稻草人对这儿的一切都非常熟悉，而且我们在这儿还有很多朋友呢。”“我曾

到过基利金邦的一些地方 。”稻草人说，“说真的，我不时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可我从未

受到过他们的任何伤害。”!"#“好吧，反正对我来讲走哪儿都是一样的 。”伍特故作轻
松愉快的样子说 。“危险，在无法避开的时候，常常是非常有趣的。无论你们俩怎么

走，我都愿意跟随着你们。”于是，他们离开一直顺着走的路，朝东北方向折去。在这一

整天里，他们一直都在温基邦的范围内愉快地走着，碰到的人都很毕恭毕敬地向温基

国王行礼致敬，祝他一路上旅途顺利。

晚上，他们住在温基邦的一户人家里，受到了盛情的招待，伍特被安排在一张十分

舒适的床上睡觉。

“假如只有稻草人和我这两个人的话，”铁皮樵夫说，“我们在晚上也能像在白天

一样地走路。但是，有个血肉之躯的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晚上就必须停下来，以便

让他得到很好的休息。”“走了一天，血肉之躯的身体已经非常的疲乏了 。”稻草人说，

“而稻草和铁皮做的身体永远也不会疲乏。这也就证明：我们多少比那些按照普通材

料做成的人要优越得多。”伍特不能否认这一点，再说他也真的累了，因此，他懒得与他

们争论这一问题。他一直酣睡到第二天的早晨，然后，坐下来享用了一顿美味可口、热

气腾腾的早餐。

“你们俩不吃东西，这可错过了许多有趣的东西 ！”他对两位同伴说。

“你说的这话一点没错 。”稻草人回答说 ，“但是，在弄不到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

也同样‘错过了’挨饿的痛苦和经常出现的胃痛。”他说着朝铁皮樵夫看了一眼，这一

位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他们又不停地走了一整天。一路上，他们互相聊着过去经历过的那些奇



遇。为了把整个旅途气氛搞得更加活跃，大家就听稻草人背诵诗歌 。他向环状甲虫

教授学会了许多诗，!"# 并且只要有人听，他也很乐意背诵这些诗。伍特和铁皮樵夫
此时当然乐于听，因为他们没什么别的事可干———除非不礼貌地从塞满稻草的同伴身

边跑开。

在稻草人所背诵的诗里，有一首诗是这样的：是什么声音如此地悦耳像小麦稻草

发出的沙沙声那般地轻柔？

稻草金黄而明亮，不管我走到哪里，这沙沙声总是让我忘掉了忧愁。

哦，清香、新鲜、金色的稻草！没有任何缺陷填塞得那么干净、完好。

行路时它吱呀作响，说话时它颤动有声，它的芳香令我忘记了烦恼。

刀劈斧砍伤不了我，我既没有血肉纷飞，也不会感到任何痛楚；我使用的稻草既不

会结块，也不会碰伤，尽管它一再受到敲击而弯曲！我知道，据说 !"$ 我那漂亮的脑袋
里装的是拌合着稻草和麸皮的脑汁，但我的想法是如此地高明即使可能，我也不愿换

成普通血肉之躯的脑子。

我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我高兴自己不同于我天天碰到的那些人；如果我的身体里面

发了霉，被搅成了一团，或者变成了粉末，我只要填进新的稻草又会获得新生。

第四章 卢恩维尔的卢恩人临近黄昏的时候，这几位旅行者再也看不到一条

可以指引他们向前的道路了。各种深浅不同的紫色的草和树木告诉他们，此时，他们

已经进入了基利金邦。在这个邦里，奥茨国其他居民不熟悉的一些地方住着各种各样

的怪人。这儿 ，田野广阔，几乎没有什么人耕耘过 ，也看不到任何住房。太阳落山以

后，我们的这些朋友还在继续走着，希望可以找到一处适宜于流浪者伍特睡觉的地方。

可是，在天已经变得非常黑，男孩也因为走了许多路而疲乏不堪的时候，他们只能在一

片田地的中间停了下来，让伍特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食物来吃晚饭。然后，稻 !"% 草
人躺了下来，让伍特将它塞满稻草的身子当枕头。铁皮樵夫则整夜站在他们的身边，

这样一来，地上的潮气就不会将他的连接部位锈蚀，也不会把他闪亮的身体变得暗淡

无光。只要露珠沾上他的身子，他就立即用布仔细地把它擦干。因此，到了早晨的时

候，我们的这位国王在冉冉升起的太阳光照耀下全身仍然发出了闪闪的光芒。

天一亮，他们就将男孩唤醒了。稻草人对他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样非常怪的东

西，我们一起商量一下，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你们发现什么了？”伍特边问，边

用指关节揉了揉眼睛，张开嘴接连打了三个呵欠，以此表示自己已经彻底醒了。

“看到了一块告示牌 ，”铁皮樵夫说 。“一块告示牌和另外一条路。”“告示牌上写

了些什么？”男孩问。

“上面写着：‘外来人注意，禁止沿此路去卢恩维尔。’”稻草人回答说，他看得非常

清楚，因为他的眼睛是刚画上去的。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从别的地方走吧 。”男孩说，一面打开背包吃了一些早餐，但

这话似乎令他的两个同伴都感到有些不快。

“我倒想看看卢恩维尔到底怎样。”铁皮樵夫说。



“一个人旅行的时候，错过任何有趣的风景的做法都是愚蠢的 。”稻草人又补了一

句。

“可是，既然已经贴了告示，这也就表明着危险啊 ！”流浪者伍特反对说 ，“我认

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地避开危险。”他们没有马上对这话发表任何意见。过了一

会儿，稻草人说话了：!"#“在我的这一生中 ，经历过的危险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对
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我并不觉得害怕。”“我也不怕 ！”铁皮樵夫叫着，在铁皮脑袋的

上方挥舞着闪闪发亮的斧子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我的铁皮，我手中的斧子

也是抵御敌人的有力武器。但是，我们这位男孩朋友 ，”他一边说着，一边认真地看了

看伍特 ，“如果卢恩维尔真有什么危险的话，大概有可能会受到某种伤害，因此，我建

议他等在这儿。而你和我，稻草人朋友，前去参观一下卢恩维尔这块禁地。”“请你们

别替我担心 ，”伍特平静地说道 ，“无论你们想到哪儿 ，我都会和你们一同去的，并且

和你们一起度过难关。

在我的流浪生涯中 ，我发现，避开危险比冒险闯入更为明智。

但，那时候，我是孤身一人，而现在，我有了你们两个强大的朋友保护我。”于是，等

他吃完早饭，他们一同踏上了通往卢恩维尔的道路。

“这个地方 ，我以前可从未听说过 。”稻草人说。这时，他们正走近一片稠密的树

林 。“在这儿居住的，也许是人，也许是动物。但无论是什么，反正，当我们从这儿回

来以后，我们又多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给多萝茜和奥茨玛去听。”这条路一直延

伸到了树林。可是，大树一棵一棵挨得很近，密密麻麻，藤蔓和树丛也十分稠密，盘根

错节，令他们每走一步都不得不清出一条通道。有一两处地方，在前面开道的铁皮樵

夫只能用斧子砍去一些树枝。伍特始终跟在他的后面，押后的是稻草人。如果不是他

的同伴为他塞满稻草的身子开道的话，他压根就没法走过这条路。

这时，铁皮樵夫奋力穿过一簇浓密的树丛，几乎跌跌撞撞 !"" 地走进了树林里一
大片空地中。这片空地呈圆形，很大而且非常宽敞 。大树的树梢从这里伸展开来，互

相盘绕、连接，在空地的上方形成了一个圆顶。奇怪的是，树林中这间巨大的天然房间

并不是很暗，好像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射来了一片柔和的白光始终照亮着它。

在这个天然形成的房屋里聚集着许多稀奇古怪的人。当铁皮人看着他们的时候，

也不禁惊呆了。伍特只得将他的铁皮身体推向一边 ，以便自己也能看清。稻草人又

将伍特推向一边。

于是，这三个旅行者站成了一排，全都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些人。他们看到的

这些人全都是圆咕隆咚的，就像是只皮球。不仅他们的身体是圆的，他们的腿和胳膊

也都是圆的，还有手和脚也是圆的，连脑袋都是圆的。只有一个地方不是圆的，那就是

每人的头顶上那块浅显的凹陷，它是茶碟形的而非圆顶形的。

此外 ，他们胖嘟嘟的身体上没穿什么衣服，也没有一丝头发。

他们的皮肤完全是浅灰色的，眼睛只是两个红点，鼻子和身体其他部分一样也是

圆嘟嘟的。



“你看，他们像是橡皮人吗？”稻草人问。他注意到，这些人走动的时候身体向前

跳跃着，仿佛和空气一样轻。

“很难说他们是些什么 。”伍特回答 ，“可他们的身上好像覆盖着一层疣子。”卢恩

人———他们这样称呼这些当地人———正在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有的在一块玩

耍，有的正在干活，有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交谈。可是，一听到这些陌生人的说话

声———声音在空地上方响亮地回荡着，他们一齐转向了闯入者的这个方向，随后，他们

全都以惊人的速度跑跳着向前冲来。

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令铁皮樵夫大为吃惊。他还没有来得 !"" 及举起斧子，那些
卢恩人就已经扑到了他们的身上。这些人挥舞着在他们看起来像是拳击手套似的胖

嘟嘟的手，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乱捶这三位刚来的旅行者。他们的拳击并没有什么力

量，根本伤害不了我们的朋友。可是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一时将他们弄懵了。因此，转

眼间，三个人全都被击倒了，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一看他们倒下去了，许多卢恩人前来

按住他们的身体，不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而其他的人则用长长的葡萄藤蔓缠绕着他

们，将他们的胳膊、大腿和身体捆在一起，令他们根本无法动弹。

“啊哈 ！”卢恩人当中个头最大的一个叫道 ，“我们已经活捉他们了，我们将他们

带到鲍尔国王那儿去吧，让他们接受审判，定下罪名，戳上窟窿！”他们一齐拖着俘虏向

这个圆顶空地的中间走去。与这些卢恩人相比，三位旅行者的身体的确太重了，他们

根本就抬不起来。就连稻草人都比胖呼呼的卢恩人要重得多。最后，这些人在一个凸

起的平台前站住了。只见平台上有一个宝座，那是个又大又宽的椅子，有一个扶手上

还拴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则往上一直连到圆顶。

在平台前安置停当后，他们让这几个俘虏面对着空着的宝座。

“好！”那个大个子卢恩人说，看来他是这伙人的头。“现在让鲍尔国王来审判这

些我们奋不顾身才抓到的可怕的生物吧。”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抓住那根绳子，使劲向

下拽。旁边又走来了一两个人帮着他一起拽。很快，在他们头顶上方的树叶向两面分

开了，一个卢恩人出现在绳子的另一端。没多久，他就给拉下来到了宝座上。坐定后，

他把自己拴在座椅上，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往上缩回去了。

!"#“喂 ！”国王说着向他的臣民眨了眨自己的红眼睛 ，“这回又怎么了？”“外来
人，陛下，三个外来人被我们抓住了 ！”大个子卢恩人语气傲慢地回答说。

“我的上帝！我已经看见他们了，而且看得非常清楚。”国王叫道，他盯着三个俘

虏看时，红眼睛向外鼓了出来 。“多么古怪的动物呀！我的好潘塔，依你看，他们是不

是危险人物呀？”“我看，他们也许是的，陛下。当然，他们也可能并不危险，可我们不

必去冒这个险。实际上，我们这些可怜的卢恩人，遭到的不幸已经够多了 。所以，依

我看还是赶紧给他们判罪，戳破他们，越快越好。”“用不着告诉我如何处置他们，”国

王有点不快地说，“到底谁是这儿的国王？是你还是我？”“我们之所以让你做国王，是

因为，你的知识比我们其他人都要少 。”潘塔愤愤地回答 。“只要我想干的话，我完全

可以自己做国王的。只不过我不愿意干这份苦差使，也不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就在他



们说话的时候，这个大个子卢恩人在鲍尔国王的宝座和俘虏们之间的空地上昂首阔步

地走来走去，其他卢恩人似乎被他这种反抗精神打动了。但是，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

爆炸声，卢恩人潘塔马上不见了，稻草人、铁皮樵夫和流浪者十分惊奇地看到，在大个

子原先站着的地方只剩下一堆松弛、满是皱纹的皮，看起来就像一只瘪掉的橡皮气球。

“哼 ，你们瞧 ，”国王喊着 ，“我早料到会出这种事的。

这个自高自大的家伙把自己的气充得比你们其他人都要足，这就是他这种愚蠢的

举动的下场 。来，赶快去几个人开动气泵，!"# 给他重新充足气。”“我们先要把他的
窟窿补好，陛下。”一个卢恩人提议说。

俘虏们注意到，他们对潘塔发生的不幸似乎并不觉得奇怪或者吃惊。“好吧，”国

王咕哝说。“去叫蒂尔来替他补好。”有一两个人马上跑去叫人。一会儿，他们回来

了，在他们的后面跟着一位卢恩女士。只见她穿着一件巨大而高高隆起的裙子，头顶

上的一个疣子上系着一根紫色的羽毛，腰间系着一根腰带，上面还有许多纤维状的葡

萄藤，既干燥、又坚韧，看上去就像绳子。

“请赶快将他补好吧，蒂尔 。”鲍尔国王吩咐说 。“潘塔刚才爆炸了。”这位女士捡

起皮囊，细心地检查，终于发现在一只脚上有个窟窿。然后，她从腰带上抽下一根葡萄

藤线，将窟窿的四边拉到一起，迅速用线扎紧，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疣子。三位外乡人看

到，许多卢恩人的身上都有这样的疣子 。把这些做完后，蒂尔把小皮囊扔给了其他卢

恩人。她刚要离开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这些俘虏，于是，她停下来仔细地打量着他们。

“上帝 ！”蒂尔说 ：“这是多么可怕的生物呀。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刚刚抓

到的。”一个卢恩人回答说。

“我们打算如何处置他们呢？”卢恩姑娘问。

“我们也许要判他们有罪，然后将他们的身子戳破 。”国王回答说。

“噢，是这样。”她说，依然打量着抓来的这些俘虏，“我看，他们的身子不一定能够

戳破。试试看吧。”有一个卢恩人迅速跑到了树林边上，不一会儿，他拿着一 !"$ 根又
长又尖的荆棘回来了。他朝国王看了看，国王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这个人猛地

向前一冲，将荆棘戳进了稻草人的腿里，稻草人只是笑了笑，一声不吭，因为荆棘一点

儿也没有伤着他。

然后，这个卢恩人又试着去戳铁皮樵夫的腿。但是，铁皮却把荆棘的刺尖弄钝了。

“和我预料中的完全一样 。”蒂尔说，眨了眨紫红色的眼睛，又摇了摇胖嘟嘟的脑

袋。就在这时，那个卢恩人把荆棘往流浪者伍特的腿里戳去。尽管刺尖已经有些钝

了，可它刺向人的时候还是够尖利的了。

“哎哟 ！”伍特叫了起来，腿使劲向外一蹬，劲儿大得把捆住他的那根不结实的绳

子都给绷断了。他的腿同时也踢着了那个卢恩人———此时他正弯腰看着伍特———恰

好踢在他那圆圆的肚子上，一下子就把他踢上了天。当这个卢恩人飞到他们脑袋上方

的高处时，只听得“砰”的一声，他也爆炸了，皮落在地上。“现在，我才真的相信潘塔的

话 。”国王说。他可怕地转动着圆点似的眼睛 ，“看来，潘塔的话说得一点没错，这些



俘虏是非常危险的。气泵已经准备好了吗？”有几个卢恩人用车把一部很大的机器推

到了国王的宝座前。

他们拿起潘塔的皮，开始向里打气。潘塔的皮一点点鼓了起来，直到国王喊了一

声：“停！”“不行，不行！”潘塔叫道，“我还不够大呢。”“行了，以后你就这么大了 。”国

王宣布 。“你在爆炸之前，比我们其他人都要大 。正因为如此，你变得骄傲而专横。

现在你比其他人要略小一点，这样一来，你就不大容易爆炸了，而且还会因此变得

谦逊一些。”!"!“给我打气，快给我打气 ”潘塔哀号着“假如你们不继续打气的话，那
会令我非常伤心的。”“如果继续打气，就会胀破你的皮。”国王制止道。

于是，那几个卢恩人立即停止了给潘塔打气，并将他从气泵前推开了。他果然比

爆炸以前变得谦逊多了。这时，他悄悄地溜到了人群的后面，再也没说什么了。

“现在快给另外一个打气 ”国王命令道。蒂尔已经将他修补好了，那几个卢恩人

又给他打足了气。

在这段时间里，卢恩人谁也没有去注意那几个俘虏。因此，当伍特发现自己的双

腿已经获得自由的时候，他悄悄爬到铁皮樵夫的跟前，在锋利的斧子刃上磨着还捆住

自己双臂和身体的绳子，绳子立即就被磨断了。

这下，男孩彻底获得了自由。卢恩人用来戳他腿的那根荆棘，就在那人爆炸时落

下来的地上，谁也没注意到它。伍特弯腰拾起了荆棘，在卢恩人专心看着气泵的当儿，

男孩跳起身来，忽然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砰 ”，”砰”，“砰”，三个卢恩人被伍特手中的荆棘先后戳中后相继爆炸了。听

到爆裂声 ，其他卢恩人慌忙四下观看，这才看到了他们的危险处境。他们吓得乱喊乱

叫，向四面八方跳开去。他们在空地上四处逃窜，而流浪者伍特则在他们的后面拚命

追赶。他们本来可以比男孩跑得快得多，但他们常常自己绊跌在地上，或者相互之间

挤挤碰碰挡住了去路。因此，男孩终于设法抓住了他们中的几个，并用荆棘很快戳破

了他们。

看到卢恩人如此容易爆裂，伍特觉得非常惊讶。一旦放掉他们身上的空气，他们

就再也无能为力了。蒂尔奔跑着撞上了他的荆棘，其他许多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看来，这些人是没法逃出这块封闭的空地的。在极度惊恐之中，许多卢恩人向 !"# 上
蹦去，抓住了他们头顶上的树枝，然后爬到了那根可怕的荆棘够不到的地方。

伍特一路追赶着他们，实在跑得太累了。于是，他停止了追赶，气喘吁吁地来到了

他的朋友们坐的那个地方，他俩现在还绑着呢。

“你干得实在是太棒了，流浪者 。”铁皮樵夫说 ，“很显然，我们再也无须害怕这些

充气人了。快给我们松绑吧，我们还要接着赶路呢。”伍特替稻草人解开了绳子，帮他

站了起来。接着，他又给铁皮樵夫松了绑，而他不用他的帮助就站了起来。他们朝四

周看了看。这时，他们看到只有一个卢恩人还待在他们能够进攻的范围之内，这就是

鲍尔，也就是那个国王。他一直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目睹了他的臣民受到惩罚的全部

过程，紫红色的眼睛里露出了困惑的神色。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